


打火匣

公路上有一个兵在开步走——一，二！一，二！他背着一个行军袋，腰

间挂着一把长剑，因为他已经参加过好几次战争，现在要回家去。他在路上

碰见一个老巫婆；她是一个非常可憎的人物，她的下嘴唇垂到她的奶上。她

说：“晚安，兵士！你的剑真好，你的行军袋真大，你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兵士！现在你喜欢要有多少钱就可以有多少钱了。”

“谢谢你，老巫婆！”兵士说。

“你看见那棵大树吗？”巫婆说，指着他们旁边的一棵树。“那里面是空

的。如果你爬到它的顶上去，就可以看到一个洞口。你从那儿朝下一溜，就

可以深深地钻进树身里去。我要你腰上系一根绳子，这样，你喊我的时候，

便可以把你拉上来。”

“我到树底下去干什么呢？”兵士问。

“取钱呀，”巫婆回答说。“你将会知道，你一钻进树底下去，就会看到

一条宽大的走廊。那儿很亮，因为那里点着１００多盏明灯。你会看到三个

门，都可以打开，因为钥匙就在门锁里。你走进第一个房间，可以看到当中

有一口大箱子，上面坐着一只狗，它的眼睛非常大，像一对茶杯。可是你不

要管它！我可以把我蓝格子布的围裙给你。你把它铺在地上，然后赶快走过

去，把那只狗抱起来，放在我的围裙上。于是你就把箱子打开，你想要多少

钱就取出多少钱。这些钱都是铜铸的。但是如果你想取得银铸的钱，就得走

进第二个房间里去。不过那儿坐着一只狗，它的眼睛有水车轮那么大。可是

你不要去理它。你把它放在我的围裙上，然后把钱取出来。可是，如果你想

得到金子铸的钱，你也可以达到目的。你拿得动多少就可以拿多少——假如

你到第三个房间里去的话。不过坐在这儿钱箱上的那只狗的一对眼睛，可有

‘圆塔’（注：这是指哥本哈根的有名的“圆塔”；它原先是一个天文台。）

那么大啦。你要知道，它才算得是一只狗啦！可是你一点也不必害怕。你只

消把它放在我的围裙上，它就不会伤害你了。你从那个箱子里能够取出多少

金子来，就取出多少来吧。”

“这倒很不坏，”兵士说。“不过我拿什么东西来酬谢你呢。老巫婆？我

想你不会什么也不要吧。”

“不要，”巫婆说，“我一个铜板也不要。我只要你替我把那个旧打火匣

取出来。那是我祖母上次忘掉在那里面的。”

“好吧！请你把绳子系到我腰上吧。”兵士说。

“好吧，”巫婆说。“把我的蓝格子围裙拿去吧。”

兵士爬上树，一下子就溜进那个洞口里去了。正如老巫婆说的一样，他

现在来到了一条点着几百盏灯的大走廊里。他打开第一道门。哎呀！果然有



一条狗坐在那儿。眼睛有茶杯那么大，直瞪着他。

“你这个好家伙！”兵士说。于是他就把它抱到巫婆的围裙上。然后他就

取出了许多铜板，他的衣袋能装多少就装多少。他把箱子锁好，把狗儿又放

到上面，于是他就走进第二个房间里去。哎呀！这儿坐着一只狗，眼睛大得

简直像一对水车轮。

“你不应该这样死盯着我，”兵士说。“这样你就会弄坏你的眼睛啦。”他

把狗儿抱到女巫的围裙上。当他看到箱子里有那么多的银币的时候，他就把

他所有的铜板都扔掉，把自己的衣袋和行军袋全装满了银币。随后他就走进

第三个房间——乖乖，这可真有点吓人！这儿的一只狗，两只眼睛真正有“圆

塔”那么大！它们在脑袋里转动着，简直像轮子！

“晚安！”兵士说。他把手举到帽子边上行了个礼，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

看见过这样的一只狗儿。不过，他对它瞧了一会儿以后，心里就想，“现在

差不多了。”他把它抱下来放到地上。于是他就打开箱子。老天爷呀！那里

面的金子真够多！他可以用这金子把整个的哥本哈根买下来，他可以把卖糕

饼女人（注：这是指旧时丹麦卖零食和玩具的一种小贩。“糖猪”（Ｓｕｋｋ

ｅｒｇｒｉｓｅ）是糖做的小猪，既可以当玩具，又可以吃掉。）所有的糖

猪都买下来，他可以把全世界的锡兵啦、马鞭啦、摇动的木马啦，全部都买

下来。是的，钱可真是不少——兵士把他衣袋和行军袋里满装着的银币全都

倒出来，把金子装进去。是的，他的衣袋，他的行军袋，他的帽子，他的皮

靴全都装满了，他几乎连走也走不动了。现在他的确有钱了。他把狗儿又放

到箱子上去，锁好了门，在树里朝上面喊一声：“把我拉上来呀，老巫婆！”

“你取到打火匣没有？”巫婆问。

“一点也不错！”兵士说。“我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于是他又走下去，

把打火匣取来。巫婆把他拉了出来。所以他现在又站在大路上了。他的衣袋、

皮靴、行军袋、帽子，全都盛满了钱。

“你要这打火匣有什么用呢？”兵士问。

“这与你没有什么相干，”巫婆反驳他说，“你已经得到钱——你只消把

打火匣交给我好了。”

“废话！”兵士说。“你要它有什么用，请你马上告诉我。不然我就抽出

剑来，把你的头砍掉。”

“我可不能告诉你！”巫婆说。

兵士一下子就把她的头砍掉了。她倒了下来！他把他所有的钱都包在她

的围裙里，像一捆东西似的背在背上；然后把那个打火匣放在衣袋里，一直

向城里走去。

这是一个顶漂亮的城市！他住进一个最好的旅馆里去，开了最舒服的房

间，叫了他最喜欢的酒菜，因为他现在发了财，有的是钱。替他擦皮靴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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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茶房觉得，像他这样一位有钱的绅士，他的这双皮鞋真是旧得太滑稽了。

但是新的他还来不及买。第二天他买到了合适的靴子和漂亮的衣服。现在我

们的这位兵士成了一个焕然一新的绅士了。大家把城里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告

诉他，告诉他关于国王的事情，告诉他这国王的女儿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

“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她呢？”兵士问。

“谁也不能见到她，”大家齐声说。“她住在一幢宽大的铜宫里，周围有

好几道墙和好几座塔。只有国王本人才能在那儿自由进出，因为从前曾经有

过一个预言，说她将会嫁给一个普通的士兵，这可叫国王忍受不了。”

“我倒想看看她呢，”兵士想。不过他得不到许可。

他现在生活得很愉快，常常到戏院去看戏，到国王的花园里去逛逛，送

许多钱给穷苦的人们。这是一种良好的行为，因为他自己早已体会到，没有

钱是多么可怕的事！现在他有钱了，有华美的衣服穿，交了很多朋友。这些

朋友都说他是一个稀有的人物，一位豪侠之士。

这类话使这个兵士听起来非常舒服。不过他每天只是把钱花出去，却赚

不进一个来。所以最后他只剩下两个铜板了。因此他就不得不从那些漂亮房

间里搬出来，住到顶层的一间阁楼里去。他也只好自己擦自己的皮鞋，自己

用缝针补自己的皮鞋了。他的朋友谁也不来看他了，因为走上去要爬很高的

梯子。

有一天晚上天很黑。他连一根蜡烛也买不起。这时他忽然记起，自己还

有一根蜡烛头装在那个打火匣里——巫婆帮助他到那空树底下取出来的那个

打火匣。他把那个打火匣和蜡烛头取出来。当他在火石上擦了一下，火星一

冒出来的时候，房门忽然自动地开了，他在树底下所看到的那条眼睛有茶杯

大的狗儿就在他面前出现了。它说：

“我的主人，有什么吩咐？”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兵土说。“这真是一个滑稽的打火匣。如果我能

这样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才好呢！替我弄几个钱来吧！”他对狗儿说。于是“嘘”

的一声，狗儿就不见了。

一会儿，又是“嘘”的一声，狗儿嘴里衔着一大口袋的钱回来了。

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打火匣。只要他把它擦一下，那只

狗儿就来了，坐在盛有铜钱的箱子上。要是他擦它两下，那只有银子的狗儿

就来了。要是他擦三下，那只有金子的狗儿就出现了。现在这个兵士又搬到

那几间华美的房间里去住，又穿起漂亮的衣服来了。他所有的朋友马上又认

得他了，并且还非常关心他起来。

有一次他心中想：“人们不能去看那位公主，也可算是一桩怪事。大家

都说她很美；不过，假如她老是独住在那有许多塔楼的铜宫里，那有什么意

思呢？难道我就看不到她一眼吗？——我的打火匣在什么地方？”他擦出火



星，马上“嘘”的一声，那只眼睛像茶杯一样的狗儿就跳出来了。

“现在是半夜了，一点也不错，”兵士说。“不过我倒很想看一下那位公

主哩，哪怕一忽儿也好。”

狗儿立刻就跑到门外去了。出乎这士兵的意料之外，它一会儿就领着公

主回来了。她躺在狗的背上，已经睡着了。谁都可以看出她是一个真正的公

主，因为她非常好看。这个兵士忍不住要吻她一下，因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

的丘八呀。

狗儿又带着公主回去了。但是天亮以后，当国王和王后正在饮茶的时候，

公主说她在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一只狗和一个兵，她自己骑在狗

身上，那个兵吻了她一下。“这倒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呢！”王后说。

因此第二天夜里有一个老宫女就得守在公主的床边，来看看这究竟是梦

呢，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那个兵士非常想再一次看到这位可爱的公主。因此狗儿晚上又来了，背

起她，尽快地跑走了。那个老宫女立刻穿上套鞋，以同样的速度在后面追赶。

当她看到他们跑进一幢大房子里去的时候，她想：“我现在可知道这块地方

了。”她就在这门上用白粉笔画了一个大十字。随后她就回去睡觉了，不久

狗儿把公主送回来了。不过当它看见兵士住的那幢房子的门上画着一个十字

的时候，它也取一支粉笔来，在城里所有的门上都画了一个十字。这件事做

得很聪明，因为所有的门上都有了十字，那个老宫女就找不到正确的地方了。

早晨，国王、王后、那个老宫女以及所有的官员很早就都来了，要去看

看公主所到过的地方。

当国王看到第一个画有十字的门的时候，他就说：“就在这儿！”

但是王后发现另一个门上也有个十字，所以她说：“亲爱的丈夫，不是

在这儿呀？”

这时大家都齐声说：“那儿有一个！那儿有一个！”因为他们无论朝什么

地方看，都发现门上画有十字。所以他们觉得，如果再找下去，也不会得到

什么结果。

不过王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不仅只会坐四轮马车，而且还能做

一些别的事情。

她取出一把金剪刀，把一块绸子剪成几片，缝了一个很精致的小袋，在

袋里装满了很细的荞麦粉。她把这小袋系在公主的背上。这样布置好了以后，

她就在袋子上剪了一个小口，好叫公主走过的路上，都撒上细粉。

晚间狗儿又来了。它把公主背到背上，带着她跑到兵士那儿去。这个兵

士现在非常爱她；他倒很想成为一位王子，和她结婚呢。

狗儿完全没有注意到，面粉已经从王宫那儿一直撒到兵士那间屋子的窗

上——它就是在这儿背着公主沿着墙爬进去的。早晨，国王和王后已经看得



很清楚，知道他们的女儿曾经到什么地方去过。他们把那个兵士抓来，关进

牢里去。

他现在坐在牢里了。嗨，那里面可够黑暗和闷人啦！人们对他说：“明

天你就要上绞架了。”这句话听起来可真不是好玩的，而且他把打火匣也忘

掉在旅馆里。第二天早晨，他从小窗的铁栏杆里望见许多人涌出城来看他上

绞架。他听到鼓声，看到兵士们开步走。所有的人都在向外面跑。在这些人

中间有一个鞋匠的学徒。他还穿着破围裙和一双拖鞋。他跑得那么快，连他

的一双拖鞋也飞走了，撞到一堵墙上。那个兵士就坐在那儿，在铁栏杆后面

朝外望。

“喂，你这个鞋匠的小鬼！你不要这么急呀！”兵士对他说。“在我没有

到场以前，没有什么好看的呀。不过，假如你跑到我住的那个地方去，把我

的打火匣取来，我可以给你四块钱。但是你得使劲地跑一下才行。”这个鞋

匠的学徒很想得到那四块钱，所以提起脚就跑，把那个打火匣取来，交给这

兵士，同时——唔，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事情起了什么变化。

在城外面，一架高大的绞架已经竖起来了。它的周围站着许多兵士和成

千成万的老百姓。国王和王后，面对着审判官和全部陪审的人员，坐在一个

华丽的王座上面。

那个兵士已经站到梯子上来了。不过，当人们正要把绞索套到他脖子上

的时候，他说，一个罪人在接受他的裁判以前，可以有一个无罪的要求，人

们应该让他得到满足：他非常想抽一口烟，而且这可以说是他在这世界上最

后抽的一口烟了。

对于这要求，国王不愿意说一个“不”字。所以兵士就取出了他的打火

匣，擦了几下火。一——二——三！忽然三只狗儿都跳出来了——一只有茶

杯那么大的眼睛，一只有水车轮那么大的眼睛——还有一只的眼睛简直有“圆

塔”那么大。

“请帮助我，不要叫我被绞死吧！”兵士说。

这时这几只狗儿就向法官和全体审判的人员扑来，拖着这个人的腿子，

咬着那个人的鼻子，把他们扔向空中有好几丈高，他们落下来时都跌成了肉

酱。

“不准这样对付我！”国王说。不过最大的那只狗儿还是拖住他和他的王

后，把他们跟其余的人一起乱扔，所有的士兵都害怕起来，老百姓也都叫起

来：“小兵，你做咱们的国王吧！你跟那位美丽的公主结婚吧！”

这么着，大家就把这个兵士拥进国王的四轮马车里去。那三只狗儿就在

他面前跳来跳去，同时高呼：“万岁！”小孩子用手指吹起口哨来；士兵们敬

起礼来。那位公主走出她的铜宫，做了王后，感到非常满意。结婚典礼举行

了足足八天。那三只狗儿也上桌子坐了，把眼睛睁得比什么时候都大。



（１８３５年）

-------------

这篇作品发表于１８３５年，收集在安徒生的第一部童话集《讲给孩子

们听的故事》里。他于这年开始写童话。我们从这一起童话里可以看到阿拉

伯故事《一千零一夜》的影响：“打火匣”所起的作用与《亚拉丁的神灯》

中的“灯”很相似。但在这里他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钱”在人世间所起

的作用。那个兵士一有了钱，就“有华美的衣服穿，交了很多朋友。这些朋

友都说他是一个稀有的人物，一位豪侠之士。”但他一旦没有钱，他就不得

不从那些漂亮房间里搬出来，住到顶层的一间阁楼里去。“⋯⋯他的朋友谁

也不来看他了，因为走上去要爬很高的梯子。”这现象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

——今天还是如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皇帝的新装

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为了要穿得漂

亮，把所有的钱都花到衣服上去了，他一点也不关心他的军队，也不喜欢去

看戏。除非是为了炫耀一下新衣服，他也不喜欢乘着马车逛公园。他每天每

个钟头要换一套新衣服。人们提到皇帝时总是说：“皇上在会议室里。”但是

人们一提到他时，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里。”

在他住的那个大城市里，生活很轻松，很愉快。每天有许多外国人到来。

有一天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说他们是织工。他们说，他们能织出谁也想象不

到的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是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

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作用，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见

这衣服。

“那正是我最喜欢的衣服！”皇帝心里想。“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

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哪些人是

傻子。是的，我要叫他们马上织出这样的布来！”他付了许多现款给这两个

骗子，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

他们摆出两架织机来，装做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织机上什么东

西也没有。他们接二连三地请求皇帝发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给他们。他们

把这些东西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织机上忙碌地工作，

一直忙到深夜。

“我很想知道他们织布究竟织得怎样了，”皇帝想。不过，他立刻就想起

了愚蠢的人或不称职的人是看不见这布的。他心里的确感到有些不大自在。

他相信他自己是用不着害怕的。虽然如此，他还是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比

较妥当。全城的人都听说过这种布料有一种奇异的力量，所以大家都很想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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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机会来测验一下，看看他们的邻人究竟有多笨，有多傻。

“我要派诚实的老部长到织工那儿去看看，”皇帝想。“只有他能看出这

布料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他这个人很有头脑，而且谁也不像他那样称职。”

因此这位善良的老部长就到那两个骗子的工作地点去。他们正在空空的

织机上忙忙碌碌地工作着。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老部长想，把眼睛睁得有碗口那么大。

“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

那两个骗子请求他走近一点，同时问他，布的花纹是不是很美丽，色彩

是不是很漂亮。

他们指着那两架空空的织机。

这位可怜的老大臣的眼睛越睁越大，可是他还是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

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看。

“我的老天爷！”他想。“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我自己。我决不能让人知道这件事。难道我不称职吗？——不成；我决不能

让人知道我看不见布料。”

“哎，您一点意见也没有吗？”一个正在织布的织工说。

“啊，美极了！真是美妙极了！”老大臣说。他戴着眼镜仔细地看。“多

么美的花纹！

多么美的色彩！是的，我将要呈报皇上说我对于这布感到非常满意。”

“嗯，我们听到您的话真高兴，”两个织工一起说。他们把这些稀有的色

彩和花纹描述了一番，还加上些名词儿。这位老大臣注意地听着，以便回到

皇帝那里去时，可以照样背得出来。事实上他也就这样办了。

这两个骗子又要了很多的钱，更多的丝和金子，他们说这是为了织布的

需要。他们把这些东西全装进腰包里，连一根线也没有放到织机上去。不过

他们还是继续在空空的机架上工作。

过了不久，皇帝派了另一位诚实的官员去看看，布是不是很快就可以织

好。他的运气并不比头一位大臣的好：他看了又看，但是那两架空空的织机

上什么也没有，他什么东西也看不出来。

“您看这段布美不美？”两个骗子问。他们指着一些美丽的花纹，并且

作了一些解释。

事实上什么花纹也没有。

“我并不愚蠢！”这位官员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不配担当现在这样好的

官职吧？这也真够滑稽，但是我决不能让人看出来！”因此他就把他完全没

有看见的布称赞了一番，同时对他们说，他非常喜欢这些美丽的颜色和巧妙

的花纹。“是的，那真是太美了，”他回去对皇帝说。

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美丽的布料。



当这布还在织的时候，皇帝就很想亲自去看一次。他选了一群特别圈定

的随员——其中包括已经去看过的那两位诚实的大臣。这样，他就到那两个

狡猾的骗子住的地方去。这两个家伙正以全副精神织布，但是一根线的影子

也看不见。“您看这不漂亮吗？”那两位诚实的官员说。“陛下请看，多么美

丽的花纹！多么美丽的色彩！”他们指着那架空空的织机，因为他们以为别

人一定会看得见布料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皇帝心里想。“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真是荒

唐！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这真是我从来没有碰

见过的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啊，它真是美极了！”皇帝说。“我表示十二分地满意！”

于是他点头表示满意。他装做很仔细地看着织机的样子，因为他不愿意

说出他什么也没有看见。跟他来的全体随员也仔细地看了又看，可是他们也

没有看出更多的东西。不过，他们也照着皇帝的话说：“啊，真是美极了！”

他们建议皇帝用这种新奇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穿上这衣服亲自去参加

快要举行的游行大典。“真美丽！真精致！真是好极了！”每人都随声附和着。

每人都有说不出的快乐。皇帝赐给骗子每人一个爵士的头衔和一枚可以挂在

纽扣洞上的勋章；并且还封他们为“御聘织师”。

第二天早晨游行大典就要举行了。在头天晚上，这两个骗子整夜不睡，

点起１６支蜡烛。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在赶夜工，要完成皇帝的新衣。他们装

做把布料从织机上取下来。他们用两把大剪刀在空中裁了一阵子，同时又用

没有穿线的针缝了一通。最后，他们齐声说：“请看！新衣服缝好了！”

皇帝带着他的一群最高贵的骑士们亲自到来了。这两个骗子每人举起一

只手，好像他们拿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他们说：“请看吧，这是裤子，这

是袍子！这是外衣！”等等。“这衣服轻柔得像蜘蛛网一样：穿着它的人会觉

得好像身上没有什么东西似的——这也正是这衣服的妙处。”

“一点也不错，”所有的骑士们都说。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实

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现在请皇上脱下衣服，”两个骗子说，“我们要在这个大镜子面前为陛

下换上新衣。

皇帝把身上的衣服统统都脱光了。这两个骗子装做把他们刚才缝好的新

衣服一件一件地交给他。他们在他的腰围那儿弄了一阵子，好像是系上一件

什么东西似的：这就是后裾（注：后裾（Ｓｌａｅｂｅｔ）就是拖在礼服后

面的很长的一块布；它是封建时代欧洲贵族的一种装束。）。皇帝在镜子面前

转了转身子，扭了扭腰肢。

“上帝，这衣服多么合身啊！式样裁得多么好看啊！”大家都说。“多么

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这真是一套贵重的衣服！”



“大家已经在外面把华盖准备好了，只等陛下一出去，就可撑起来去游

行！”典礼官说。

“对，我已经穿好了，”皇帝说，“这衣服合我的身么？”于是他又在镜

子面前把身子转动了一下，因为他要叫大家看出他在认真地欣赏他美丽的服

装。那些将要托着后裾的内臣们，都把手在地上东摸西摸，好像他们真的在

拾其后裾似的。他们开步走，手中托着空气——他们不敢让人瞧出他们实在

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

这么着，皇帝就在那个富丽的华盖下游行起来了。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

人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裾是多么美丽！衣

服多么合身！”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这样就会暴

露自己不称职，或是太愚蠢。皇帝所有的衣服从来没有得到这样普遍的称赞。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一个小孩子最后叫出声来。

“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爸爸说。于是大家把这孩子讲的话私

自低声地传播开来。

“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呀！”

“他实在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呀！”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皇帝有点儿发抖，因为他似乎觉得老百姓所讲的话是对的。不过他自己

心里却这样想：“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

神气，他的内臣们跟在他后面走，手中托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后裾。

（１８３７年）

--------

这篇故事写于１８３７年，和同年写的另一起童话《海的女儿》合成一

本小集子出版。

这时安徒生只有３２岁，也就是他开始创作童话后的第三年（他３０岁

时才开始写童话）。

但从这篇童话中可以看出，安徒生对社会的观察是多么深刻。他在这里

揭露了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是何等虚荣、铺张浪费，而且最重要的是，何

等愚蠢。骗子们看出了他们的特点，就提出“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

都看不见这衣服。”他们当然看不见，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衣服。但是他们

心虚，都怕人们发现他们既不称职，而又愚蠢，就异口同声地称赞那不存在

的衣服是如何美丽，穿在身上是如何漂亮，还要举行一个游行大典，赤身露

体，招摇过市，让百姓都来欣赏和诵赞。不幸这个可笑的骗局，一到老百姓

面前就被揭穿了。“皇帝”下不了台，仍然要装腔作势，“必须把这游行大典

举行完毕”，而且“因此他还要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这种弄虚作假但极

愚蠢的统治者，大概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因此这篇童话在任何时候也都具

有现实意义。



飞箱

从前有一个商人，非常有钱，他的银元可以用来铺满一整条街，而且多

余的还可以用来铺一条小巷。不过他没有这样作：他有别的方法使用他的钱，

他拿出一个毫子，必定要赚回一些钱。他就是这样一个商人——后来他死了。

他的儿子现在继承了全部的钱财；他生活得很愉快；他每晚去参加化装

跳舞会，用纸币做风筝，用金币——而不用石片——在海边玩着打水漂的游

戏。这样，钱就很容易花光了；他的钱就真的这样花光了。最后他只剩下四

个毫子，此外还有一双便鞋和一件旧睡衣。他的朋友们现在再也不愿意跟他

来往了，因为他再也不能跟他们一道逛街。不过这些朋友中有一位心地很好

的人，送给他一只箱子，说：“把你的东西收拾进去吧！”这意思是很好的，

但是他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收拾进去，因此他就自己坐进箱子里去。

这是一只很滑稽的箱子。一个人只须把它的锁按一下，这箱子就可以飞

起来。它真的飞起来了。嘘——箱子带着他从烟囱里飞出去了，高高地飞到

云层里，越飞越远。箱子底发出响声，他非常害怕，怕它裂成碎片，因为这

样一来，他的筋斗可就翻得不简单了！愿上帝保佑！他居然飞到土耳奇人住

的国度里去了。他把箱子藏在树林里的枯叶子下面，然后就走进城里来。这

倒不太困难，因为土耳奇人穿着跟他一样的衣服：一双拖鞋和一件睡衣。他

碰到一个牵着孩子的奶妈。

“喂，您——土耳奇的奶妈，”他说，“城边的那座宫殿的窗子开得那么

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那是国王的女儿居住的地方呀！”她说。“有人曾经作过预言，说她将

要因为一个爱人而变得非常不幸，因此谁也不能去看她，除非国王和王后也

在场。”

“谢谢您！”商人的儿子说。他回到树林里来，坐进箱子，飞到屋顶上，

偷偷地从窗口爬进公主的房间。

公主正躺在沙发上睡觉。她是那么美丽，商人的儿子忍不住吻了她一下。

于是她醒来了，大吃一惊。不过他说他是土耳奇人的神，现在是从空中飞来

看她的。这话她听来很舒服。

这样，他们就挨在一起坐着。他讲了一些关于她的眼睛的故事。他告诉

她说：这是一对最美丽的、乌黑的湖，思想像人鱼一样在里面游来游去。于

是他又讲了一些关于她的前额的故事。他说它像一座雪山，上面有最华丽的

大厅和图画。他又讲了一些关于鹳鸟的故事：它们送来可爱的婴儿。（注：

鹳鸟是一种长腿的候鸟。它经常在屋顶上做窠。像燕子一样，它到冬天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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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据说是飞到埃及去过冬。丹麦人非常喜欢这种鸟。根据它们的民间传

说，小孩是鹳鸟从埃及送到世界来的。）是的，这都是些好听的故事！于是

他向公主求婚。她马上就答应了。

“不过你在星期六一定要到这儿来，”她说。“那时国王和王后将会来和

我一起吃茶！

我能跟一位土耳奇人的神结婚，他们一定会感到骄傲。不过，请注意，

你得准备一个好听的故事，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喜欢听故事的。我的母亲喜欢

听有教育意义和特殊的故事，但是我的父亲则喜欢听愉快的、逗人发笑的故

事！”

“对，我将不带什么订婚的礼物，而带一个故事来，”他说。这样他们就

分手了。但是公主送给他一把剑，上面镶着金币，而这对他特别有用处。

他飞走了，买了一件新的睡衣。于是他坐在树林里，想编出一个故事。

这故事得在星期六编好，而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啦。

他总算把故事编好了，这已经是星期六。

国王、王后和全体大臣们都到公主的地方来吃茶。他受到非常客气的招

待。

“请您讲一个故事好吗？”王后说，“讲一个高深而富有教育意义的故

事。”

“是的，讲一个使我们发笑的故事！”国王说。

“当然的，”他说。于是他就开始讲起故事来。现在请你好好地听吧：

从前有一捆柴火，这些柴火对自己的高贵出身特别感到骄傲。它们的始

祖，那就是说一株大枞树，原是树林里一株又大又老的树。这些柴火每一根

就是它身上的一块碎片。这捆柴火现在躺在打火匣和老铁罐中间的一个架子

上。它们谈起自己年轻时代的那些日子来。

“是的，”它们说，“当我们在绿枝上的时候，那才真算是在绿枝上啦！

每天早上和晚间我们总有珍珠茶喝——这是露珠。太阳只要一出来，我们整

天就有太阳光照着，所有的小鸟都来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是非常富有的，因为一般的宽叶树只是在夏天才有衣服穿，而我们家里

的人在冬天和夏天都有办法穿上绿衣服。不过，伐木人一来，就要发生一次

大的变革：我们的家庭就要破裂。我们的家长成了一条漂亮的船上的主桅—

—这条船只要它愿意，可以走遍世界。别的枝子就到别的地方去了。而我们

的工作却只是一些为平凡的人点火。因此我们这些出自名门的人就到厨房里

来了。”

“我的命运可不同，”站在柴火旁边的老铁罐说。“我一出生到这世界上

来，就受到了不少的摩擦和煎熬！我做的是一件实际工作——严格地讲，是

这屋子里的第一件工作。我唯一的快乐是在饭后干干净净地，整整齐齐地，



躺在架子上，同我的朋友们扯些有道理的闲天。除了那个水罐偶尔到院子里

去一下以外，我们老是待在家里的。我们唯一的新闻贩子是那位到市场去买

菜的篮子。他常常像煞有介事地报告一些关于政治和老百姓的消息。是的，

前天有一个老罐子吓了一跳，跌下来打得粉碎。我可以告诉你，他可是一位

喜欢乱讲话的人啦！”

“你的话讲得未免太多了一点，”打火匣说。这时一块铁在燧石上擦了一

下，火星散发出来。“我们不能把这个晚上弄得愉快一点么？”

“对，我们还是来研究一下谁是最高贵的吧？”柴火说。“不，我不喜欢

谈论我自己！

”罐子说。“我们还是来开一个晚会吧！我来开始。我来讲一个大家经历

过的故事，这样大家就可以欣赏它——这是很愉快的。在波罗的海边，在丹

麦的山毛榉树林边——”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开端！”所有的盘子一起说。“这的确是我所喜欢的

故事！”

“是的，我就在那儿一个安静的家庭里度过我的童年。家具都擦得很亮，

地板洗得很干净，窗帘每半月换一次。”

“你讲故事的方式真有趣！”鸡毛帚说。“人们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女

人在讲故事。

整个故事中充满了一种清洁的味道。”

“是的，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水罐子说。她一时高兴，就跳了一下，

把水洒了一地板。

罐子继续讲故事。故事的结尾跟开头一样好。

所有的盘子都快乐得闹起来。鸡毛帚从一个沙洞里带来一根绿芹菜，把

它当做一个花冠戴在罐子头上。他知道这会使别人讨厌。“我今天为她戴上

花冠，”他想，“她明天也就会为我戴上花冠的。”

“现在我要跳舞了，”火钳说，于是就跳起来。天啦！这婆娘居然也能翘

起一只腿来！

墙角里的那个旧椅套子也裂开来看它跳舞。“我也能戴上花冠吗？”火

钳说。果然不错，她得到了一个花冠。

“这是一群乌合之众！”柴火想。

现在茶壶开始唱起歌来。但是她说她伤了风，除非她在沸腾，否则就不

能唱。但这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她除非在主人面前，站在桌子上，她是不

愿意唱的。

老鹅毛笔坐在桌子边——女佣人常常用它来写字：这支笔并没有什么了

不起的地方，他只是常被深插在墨水瓶之中，但他对于这点却感到非常骄傲。

“如果茶壶不愿意唱，”他说，“那么就去她的吧！外边挂着的笼子里有一只



夜莺——他唱得蛮好，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不过我们今晚可以不提这件事

情。”

“我觉得，”茶壶说——“他是厨房的歌手，同时也是茶壶的异母兄弟—

—我们要听这样一只外国鸟唱歌是非常不对的。这算是爱国吗？让上街的菜

篮来评判一下吧？”

“我有点烦恼，”菜篮说。“谁也想象不到我内心里是多么烦恼！这能算

得上是晚上的消遣吗？把我们这个家整顿整顿一下岂不是更好吗？请大家各

归原位，让我来布置整个的游戏吧。这样，事情才会改变！”

“是的，我们来闹一下吧！”大家齐声说。

正在这时候，门开了。女佣人走进来了，大家都静静地站着不动，谁也

不敢说半句话。

不过在他们当中，没有哪一只壶不是满以为自己有一套办法，自己是多

么高贵。“只要我愿意，”每一位都是这样想，“这一晚可以变得很愉快！”

女佣人拿起柴火，点起一把火。天啦！火烧得多么响！多么亮啊！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们想，“我们是头等人物。我们照得多么

亮！我们的光是多么大啊！”——于是他们就都烧完了。

“这是一个出色的故事！”王后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就在厨房里，跟柴

火在一道。是的，我们可以把女儿嫁给你了。”

“是的，当然！”国王说，“你在星期一就跟我们的女儿结婚吧。”

他们用“你”来称呼他，因为他现在是属于他们一家的了。（注：按照

外国人的习惯，对于亲近的人用“你”而不是用“您”来称呼。）

举行婚礼的日子已经确定了。在结婚的头天晚上，全城都大放光明。饼

干和点心都随便在街上散发给群众。小孩子用脚尖站着，高声喊“万岁！”

同时用手指吹起口哨来。真是非常热闹。

“是的，我也应该让大家快乐一下才对！”商人的儿子想。因此他买了些

焰火和炮竹，以及种种可以想象得到的鞭炮。他把这些东西装进箱子里，于

是向空中飞去。

“啪！”放得多好！放得多响啊！

所有的土耳奇人一听见就跳起来，弄得他们的拖鞋都飞到耳朵旁边去

了。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火球。他们现在知道了，要跟公主结婚的人

就是土耳奇的神。

商人的儿子坐着飞箱又落到森林里去，他马上想，“我现在要到城里去

一趟，看看这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他有这样一个愿望，当然也是很自然

的。

嗨，老百姓讲的话才多哩！他所问到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故事。

不过大家都觉得那是很美的。



“我亲眼看到那位土耳奇的神，”一个说：“他的眼睛像一对发光的星星，

他的胡须像起泡沫的水！”

“他穿着一件火外套飞行，”另外一个说：“许多最美丽的天使藏在他的

衣褶里向外窥望。”

是的，他所听到的都是最美妙的传说。在第二天他就要结婚了。

他现在回到森林里来，想坐进他的箱子里去。不过箱子到哪儿去了呢？

箱子被烧掉了。

焰火的一颗火星落下来，点起了一把火。箱子已经化成灰烬了。他再也

飞不起来了。也没有办法到他的新娘子那儿去。

她在屋顶上等待了一整天。她现在还在那儿等待着哩。而他呢，他在这

个茫茫的世界里跑来跑去讲儿童故事；不过这些故事再也不像他所讲的那个

“柴火的故事”一样有趣。

（１８３９年）

----------

这是一个阿拉伯的故事，在《一千零一夜》中可以找到它的原形。但安

徒生却作了不同的处理，把它和现实的人生与世态结合了起来：那个商人的

儿子的钱花光了，“他的朋友们再也不愿意跟他来往了，因为他再也不能跟

他们一道逛街。”但是当他快要成为驸马时，他买了些焰火和炮竹，以及种

种可以想象得到的鞭炮，使所有的人享受一番欢乐。这时大家都称赞他说：

“他的眼睛像一对发光的星星，他的胡须像起泡沫的水！”“他穿着一件火外

套飞行”，“许多最美丽的天使藏在他的衣褶里向外窥望。”他成了土耳奇的

神。但是乐极生悲，焰火的一颗星星落下来，点起一把火。箱子已经化成灰

烬了。他再也飞不起来了，也没有办法到他的新娘那儿去。他和公主结婚的

安排成了泡影。这个故事有许多东西值得人们深思。

丑小鸭

乡下真是非常美丽。这正是夏天！小麦是金黄的，燕麦是绿油油的。干

草在绿色的牧场上堆成垛，鹳鸟用它又长又红的腿子在散着步，噜嗦地讲着

埃及话。（注：因为据丹麦的民间传说，鹳鸟是从埃及飞来的。）这是它从妈

妈那儿学到的一种语言。田野和牧场的周围有些大森林，森林里有些很深的

池塘。的确，乡间是非常美丽的，太阳光正照着一幢老式的房子，它周围流

着几条很深的小溪。从墙角那儿一直到水里，全盖满了牛蒡的大叶子。最大

的叶子长得非常高，小孩子简直可以直着腰站在下面。像在最浓密的森林里

一样，这儿也是很荒凉的。这儿有一只母鸭坐在窠里，她得把她的几个小鸭



都孵出来。不过这时她已经累坏了。很少有客人来看她。别的鸭子都愿意在

溪流里游来游去，而不愿意跑到牛蒡下面来和她聊天。

最后，那些鸭蛋一个接着一个地崩开了。“噼！噼！”蛋壳响起来。所有

的蛋黄现在都变成了小动物。他们把小头都伸出来。

“嘎！嘎！”母鸭说。他们也就跟着嘎嘎地大声叫起来。他们在绿叶子下

面向四周看。

妈妈让他们尽量地东张西望，因为绿色对他们的眼睛是有好处的。

“这个世界真够大！”这些年轻的小家伙说。的确，比起他们在蛋壳里的

时候，他们现在的天地真是大不相同了。

“你们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妈妈说。“这地方伸展到花园的另一边，

一直伸展到牧师的田里去，才远呢！连我自己都没有去过！我想你们都在这

儿吧？”她站起来。“没有，我还没有把你们都生出来呢！这只顶大的蛋还

躺着没有动静。它还得躺多久呢？我真是有些烦了。”于是她又坐下来。

“唔，情形怎样？”一只来拜访她的老鸭子问。

“这个蛋费的时间真久！”坐着的母鸭说。“它老是不裂开。请你看看别

的吧。他们真是一些最逗人爱的小鸭儿！都像他们的爸爸——这个坏东西从

来没有来看过我一次！”

“让我瞧瞧这个老是不裂开的蛋吧，”这位年老的客人说，“请相信我，

这是一只吐绶鸡的蛋。有一次我也同样受过骗，你知道，那些小家伙不知道

给了我多少麻烦和苦恼，因为他们都不敢下水。我简直没有办法叫他们在水

里试一试。我说好说歹，一点用也没有！——让我来瞧瞧这只蛋吧。哎呀！

这是一只吐绶鸡的蛋！让他躺着吧，你尽管叫别的孩子去游泳好了。”

“我还是在它上面多坐一会儿吧，”鸭妈妈说，“我已经坐了这么久，就

是再坐它一个星期也没有关系。”

“那么就请便吧，”老鸭子说。于是她就告辞了。

最后这只大蛋裂开了。“噼！噼！”新生的这个小家伙叫着向外面爬。他

是又大又丑。

鸭妈妈把他瞧了一眼。“这个小鸭子大得怕人，”她说，“别的没有一个

像他；但是他一点也不像小吐绶鸡！好吧，我们马上就来试试看吧。他得到

水里去，我踢也要把他踢下水去。”

第二天的天气是又晴和，又美丽。太阳照在绿牛蒡上。鸭妈妈带着她所

有的孩子走到溪边来。普通！她跳进水里去了。“呱！呱！”她叫着，于是小

鸭子就一个接着一个跳下去。

水淹到他们头上，但是他们马上又冒出来了，游得非常漂亮。他们的小

腿很灵活地划着。他们全都在水里，连那个丑陋的灰色小家伙也跟他们在一

起游。



“唔，他不是一个吐绶鸡，”她说，“你看他的腿划得多灵活，他浮得多

么稳！他是我亲生的孩子！如果你把他仔细看一看，他还算长得蛮漂亮呢。

嘎！嘎！跟我一块儿来吧，我把你们带到广大的世界上去，把那个养鸡场介

绍给你们看看。不过，你们得紧贴着我，免得别人踩着你们。你们还得当心

猫儿呢！”

这样，他们就到养鸡场里来了。场里响起了一阵可怕的喧闹声，因为有

两个家族正在争夺一个鳝鱼头，而结果猫儿却把它抢走了。

“你们瞧，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鸭妈妈说。她的嘴流了一点涎水，因为

她也想吃那个鳝鱼头。“现在使用你们的腿吧！”她说。“你们拿出精神来。

你们如果看到那儿的一个老母鸭，你们就得把头低下来，因为她是这儿最有

声望的人物。她有西班牙的血统——因为她长得非常胖。你们看，她的腿上

有一块红布条。这是一件非常出色的东西，也是一个鸭子可能得到的最大光

荣：它的意义很大，说明人们不愿意失去她，动物和人统统都得认识她。打

起精神来吧——不要把腿子缩进去。一个有很好教养的鸭子总是把腿摆开

的，像爸爸和妈妈一样。好吧，低下头来，说：‘嘎’呀！”

他们这样做了。别的鸭子站在旁边看着，同时用相当大的声音说：

“瞧！现在又来了一批找东西吃的客人，好像我们的人数还不够多似的！

呸！瞧那只小鸭的一副丑相！我们真看不惯！”

于是马上有一只鸭子飞过去，在他的脖颈上啄了一下。

“请你们不要管他吧，”妈妈说，“他并不伤害谁呀！”

“对，不过他长得太大、太特别了，”啄过他的那只鸭子说，“因此他必

须挨打！”

“那个母鸭的孩子都很漂亮，”腿上有一条红布的那个母鸭说，“他们都

很漂亮，只有一只是例外。这真是可惜。我希望能把他再孵一次。”

“那可不能，太太，”鸭妈妈回答说，“他不好看，但是他的脾气非常好。

他游起水来也不比别人差——我还可以说，游得比别人好呢。我想他会慢慢

长得漂亮的，或者到适当的时候，他也可能缩小一点。他在蛋里躺得太久了，

因此他的模样有点不太自然。”她说着，同时在他的脖颈上啄了一下，把他

的羽毛理了一理。“此外，他还是一只公鸭呢，”她说，“所以关系也不太大。

我想他的身体很结实，将来总会自己找到出路的。”

“别的小鸭倒很可爱，”老母鸭说，“你在这儿不要客气。如果你找到鳝

鱼头，请把它送给我好了。”

他们现在在这儿，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不过从蛋壳里爬出的那只小鸭太丑了，到处挨打，被排挤，被讥笑，不

仅在鸭群中是这样，连在鸡群中也是这样。

“他真是又粗又大！”大家都说。有一只雄吐绶鸡生下来脚上就有距，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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